
        
            
                
            
        

    
海賊女帝之水地獄







作者：遭瘟的猴子



《冰戀書櫃》



陽光依舊溫暖，海風依舊和煦，今天的亞馬遜百合也依舊平靜，海賊女帝波雅·漢考克又沉醉在了自己的戀愛幻想裡。



突然間一陣喧嘩打破了午後的平靜。



「喂，快看！有什麼東西在天上！」



「哇，好漂亮，這是什麼東西？」



「這，不會是什麼秘密武器吧？」



「武器？！不好，大家快閃開！」



也不知道是誰喊了一聲，原本聚集在一起的居民瞬間一哄而散躲了起來。



女帝走出宮殿抬頭看向天空，只見湛藍的天空上不知什麼時候多了一個紫色的圓形圖案。



那個圖案上佈滿了雜亂的線條和奇異的符號，連見多識廣的女帝也不知道這到底是個什麼東西。



其實這也難怪，生活在海賊世界的人們是不可能認識來自另一個世界的魔法陣的。



「啊——，救命啊————」



這時天空中突然傳來一個女孩的呼喊聲，大家抬頭望去，只見紫色的魔法陣一閃便消失了，一個黑點正從天上掉下來。



「啊——，要摔死啦——」女孩的喊聲越來越近，緊接著就是「砰」的一聲巨響，一個人影掉進了女帝宮殿裡的游泳池。



游泳池裡就像被扔進了一塊巨石一樣，翻騰的池水幾乎被濺飛了一半。



等池水稍稍平靜了一些眾人往水池中望去，只見一個金髮少女像一截木頭一樣漂在水面上，一張煞白的小臉顯然被嚇得不輕。



只見她挺拔的胸脯一陣收縮，小嘴一張一股池水像噴泉一樣從她嘴裡噴了出來。



少女長長出了一口氣自言自語道：「啊，得救了啊。」



「你們還在看什麼！？還不把這個可疑分子給我抓起來！」隨著女帝一聲令下，那些被嚇呆了的女戰士才回過神來衝進游泳池把這個從天而降的少女撈了起來。



九蛇王宮的大殿裡，波雅˙漢考克坐在蟒蛇盤成的王座上，雪白的手腕支撐著俏麗的臉蛋，一雙明亮的眼睛半瞇著，神態慵懶而又迷人。



她打量了一下眼前的少女，這個落湯雞似的小丫頭有著一頭美麗的金髮和白皙的皮膚，尤其一雙寶石般明亮的大眼睛更是為她的美貌增色不少。



女帝看了她兩眼便一副不屑地神情別過了頭，一條修長的美腿微微翹起架在了另一半的膝蓋上。



「切，不過是個沒長開的小丫頭罷了，比起妾身的美貌還差的遠呢。」



「哎？」少女似乎還沒弄清狀況。



「那個，美貌什麼的，能不能先把我放開？這樣被押著很難受啊。」少女說著抗議似的扭動了一下身子，押著她的兩個女戰士卻抓得更緊了。



「喂，可疑之徒！你是什麼人？為什麼會突然掉進王宮？」看到女帝對少女根本沒興趣，一旁的女官就開始審問了起來。



「呃，我不是什麼可疑之人，我叫露西，露西·哈特菲利亞，是妖精的尾巴公會的一名魔導士，因為同伴的魔法出錯被送到了這裡。妖精的尾巴，你們應該聽過的吧，很有名的。那個，能放開我嗎？真的很難受。」



自稱露西的少女侃侃而談，看來並不像是在說謊。



「『妖精的尾巴』？是什麼奇怪的海賊團嗎？」女官疑惑地問道。



「才不是什麼海賊！」露西說道。



「我們是魔導士。你們沒聽過嗎？」



聽過才怪呢，海賊世界的人怎麼會聽過妖精的尾巴。



女官還想再問下去，女帝卻一揮手說道：「不用再問了，推下去殺掉！」



「哎！？什麼！？」露西吃驚地長大了嘴巴。



「等等，等等，就算沒聽過也不用直接殺掉吧，你這樣也太隨便了吧！」



面對露西的吐槽，女帝站起身來左手叉腰右手伸出一根白嫩的手指，修長的脖子以一個誇張的角度向後仰起以至於露西都看不到她的頭。



「哼哼，因為妾身實在是太美麗了，無論怎樣任性都會被原諒的！」面對擺pose的女帝，大殿裡的女戰士們爆發了一陣瘋狂的歡呼。



「哦！真是太漂亮了！」



「您真是太迷人了！」



一顆蠶豆大小的汗珠從露西的額角一路滑到她的尖尖的下巴。



「這根本就是……自戀狂啊！」



「什麼！？」女帝似乎有些發怒了。



「竟敢如此侮辱妾身！？把她扔到大海裡去餵鯊魚！」



「是！」女戰士答應一聲架起露西就往大殿外走去。



「喂，等等，你們幹什麼？不會真要拿我去餵鯊魚吧！？救命啊！」面對露西的呼喊女戰士們根本不為所動。



「可惡！是你們逼我動手的！」



露西說著奮力一掙甩脫了一個女戰士，這才騰出手抓住腰間的星靈鑰匙一劃喝道：「金牛座，開門！」



「哞——，露西小姐，你還是一如既往的nicebody啊！」隨著一道金光，身背巨斧的金牛座星靈塔羅斯出現了。



「這，這是什麼東西？」



「是奇怪的能力者嗎？」



露西趁著女戰士們混亂的工夫已經跑出了大殿。



「塔羅斯，幫我擋住她們，拜託了！」



「是！露西小姐逃跑了樣子也是nicebody！雖然兩邊都是nicebody，但是為了露西小姐只有對不起了！」塔羅斯說著摘下背上的巨斧猛力揮出，巨斧捲起一陣狂風將附近的女戰士擊飛了出去。



露西趁機更是撒腳狂奔，一波波追趕的女戰士都被塔羅斯擋在了大殿裡。



「嗷嗷嗷！NICEBODY！」這時塔羅斯突然看到了高高在上的女帝，兩隻牛眼立刻變成了兩個巨大的桃心，連下巴都幾乎掉在了地上。



女帝早已見慣了這種情況，當即冷哼一聲說道：「哼，愚昧的傢伙，去把那個逃跑的小丫抓回來！」



「啊，這個，比露西小姐還要nicebady，」塔羅斯看著女帝那無懈可擊的身材一陣發愣。



「不行啊，不能背叛露西小姐，但是面對這樣的nicebody根本無法抗拒啊！對不起了，露西小姐，我先走了！」塔羅斯說著一揮巨斧自己跑回了星靈界。



「什麼！？你也太靠不住了吧！」露西一邊飛奔著一邊還不忘吐槽自己的星靈。



不過托塔羅斯的福露西已經逃出了女戰士的包圍。



「切，還要我親自出手嗎？」女帝說著脫下厚重的披風一個箭步衝向了露西。



「俘虜之箭！」



隨著女帝一聲嬌叱，無數粉紅色的桃心箭頭射向了露西。



露西回頭一看，只見被那些箭矢射中的東西無論是花草還是動物甚至連土地都變成了石頭。



這下露西嚇得可不輕，腳下一絆摔倒在地上一路滾到了海邊。



「痛痛痛……」露西揉了揉幾乎摔斷的胳膊。



「可惡的自戀狂，到了海邊我可就不怕你了！水瓶座，開門！」



露西拿起水瓶座的鑰匙在海水中一劃，只見金光一閃一道滔天巨浪毫無徵兆地向岸上捲了過來。



本來正在極速追趕露西的女帝看到一股巨浪捲來急忙幾個倒躍回到了高地，要知道海水可是能力者的剋星。



「哼哼，怕了吧！」露西雙手抱胸一副小人得志地模樣。



這時她突然發現頭頂上一片陰影正在逼近，抬頭一看才發現巨浪正在向著自己推進。



「哎！等等，不要……」



嘩————



露西還沒說出口的半句話直接被巨浪吞沒了。



水花散去，全身都在滴水的露西無力地看著眼前抱胸而立的水瓶座星靈阿葵亞暗暗地腹誹道：「不是丟下主人自己逃走，就是連主人一起進行無差別攻擊，我的星靈怎麼都是這幅德行？」



不過她也只能是腹誹而已，面對這位脾氣暴躁的人魚大姐她可不敢提什麼意見，天知道阿葵亞會不會搶在對方前面拿自己去餵鯊魚。



阿葵亞看著落湯雞似的露西一臉不屑地說道：「喂，召喚我出來有什麼事？我現在心情可是很差呢！」



看樣子阿葵亞十有八九是又和男友鬧彆扭了。



「啊哈哈哈，」露西趕忙陪著笑臉說道。



「真是抱歉啊，因為有人在追殺我所以就……」



露西一句話還沒說完就被女帝的問話打斷了。



「喂，那個藍頭髮的，你是人魚族的嗎？為什麼要到我的地盤來搗亂？」



「啊，是啊！」阿葵亞臭著一張臉說道。



「是人魚還真是對不起了呢，不能像某些婊子一樣張開雙腿誘惑男人！呸！」阿葵亞說著還吐了一口口水。



原本由於小時候的經歷女帝對人魚形的星靈阿葵亞還有幾分好感，但現在她徹底被激怒了。



「可惡！竟敢如此侮辱妾身！就算是人魚族也不能原諒！俘虜之箭！」女帝用手指畫了一個桃心，又是無數箭矢向著露西和阿葵亞射來。



阿葵亞一晃手中的水瓶，捲起一道水牆擋住了箭矢。



惡魔果實能力化作的箭矢一遇到海水立刻就被化解了。



「這個自戀狂好像害怕海水啊，」露西自言自語地嘀咕道。



「我有主意了，阿葵亞，看我的信號行動。」



露西說著跑到了沙灘上對著女帝喊道：「哈哈，笨蛋自戀狂，沒轍了吧！來抓我呀，不是要用我來喂鯊魚嗎？呸呸呸呸呸。」



露西說著吐出舌頭對著女帝做了個鬼臉。



面對露西如此放肆的挑釁女帝有些怒不可遏，只見她猛地向前一躥帶起的風將一旁的花草都吹得東倒西歪。



「啊！來得這麼快！？」露西手忙腳亂地沿著海岸線奔跑，女帝就像一陣狂風一樣在她後面追趕著。



就在露西快被追上的時候，女帝腳下的沙灘突然坍塌了一個大坑，女帝一下子掉了下去。



「可惡！」女帝知道不好伸腳在沙坑裡一踩想上跳起。



「就是現在，阿葵亞！」隨著露西一聲令下阿葵亞捲起一道水柱將剛剛冒出頭來的女帝一下迎頭澆了下去。



身為惡魔果實能力者的女帝一遇到海水就會全身無力，這下被阿葵亞的水柱砸中又鹹又澀的海水直接灌進了她的嘴裡，女帝叫都沒叫一聲就沉到了坑底。



「公主，要調教我嗎？」這時一身女僕裝的處女座星靈芭露歌也從沙灘下鑽了出來。



原來露西已經暗中召喚了善於挖掘的芭露歌，沙灘上的陷阱就是她的傑作。



這時泡在海水中的女帝像一條死魚一樣隨著翻騰的水花浮了上來，一頭烏黑的長髮在水中來回擺動看起來就像一蓬水草。



露西伸手揪住女帝的頭髮將她的腦袋拉出水面說道：「我不會調教你的，不過今天還真的有人需要調教呢。」



「咳咳……」女帝咳出一口海水，蒼白的臉上滿是憤怒和悔恨。



「可惡，妾身，妾身竟然會中了這麼卑劣的陷阱。」



「就是因為你太自大了啊，大美女。」露西一邊說著一邊嘲諷地捏了捏女帝的鼻子。



亞馬遜百合的女戰士們看到女帝遇難紛紛想要上來救她，露西只好學著阿葵亞的表情說道：「喂，渣滓們，再敢上前一步我就殺了你們的皇帝！呸！」



說著露西小嘴一撅將一口口水吐在了女帝的額頭上，那副神情和語氣簡直就是個街頭的小混混。



女戰士們受到露西的恐嚇紛紛後退再也不敢上前。



女帝感覺到額頭上涼涼滑滑的唾液一點點地下滑，順著她潔白光滑的鼻樑滑到了她的眼角，屈辱的感覺讓一向高傲慣了的女帝幾乎要暈倒。



「可惡！絕對，妾身，妾身絕對要殺了你們！」女帝聲嘶力竭地怒吼道。



相對於女帝的憤怒，露西則像戲弄一個孩子一樣伸出手指在她額頭上輕輕一彈說道：「是嗎？壞孩子可是要被懲罰的哦？」



芭露歌聽到懲罰兩個字見縫插針般地拿出一條發光的鞭子說道：「公主，如果要懲罰我的話就請用這條鞭子吧。這是我用星靈之力改造過的帶電的鞭子。」



露西臉上劃過一道黑線，自己的星靈真是一個正經的都沒有啊。



雖然在心裡默默吐槽著芭露歌，但露西還是接過了鞭子。



「都說了不會懲罰你的，我要懲罰的是這個自戀狂。不過這樣只露出一個頭好像很不方便啊。阿葵亞，能不能讓她漂起來？」



阿葵亞雖然一副很不屑的樣子但還是按照露西的指示讓海水把女帝托了起來。



女帝這樣雖然只是半身泡在海水裡但還是一點力氣也使不出，完全脫力的肉體就像被剔去了骨頭一樣柔軟，漂浮在水面上隨著海水的起伏來回搖動。



女帝知道自己已經難逃厄運索性就閉上眼睛不再說話。



這時的女帝雙眼緊閉躺在水面上，白嫩的胳膊隨著水波來回擺動，鮮艷的旗袍因為弄濕了而緊緊貼附著她那傲人的身體，雪白的大腿在旗袍下擺下半遮半掩著，盈白如玉的皮膚在陽光下泛著誘人的光澤！



讓人看了便忍不住想要撲上去抱住她撫摸一番！



看著像一朵睡蓮一樣漂浮著的女帝，露西嘀咕道：「嗯，該從哪裡開始懲罰呢？」



露西上上下下打量著女帝的身體，最終停留在了她那一對傲人的乳房上。



真的很大啊，比自己的還要大得多。



而且擁有這樣一雙豪乳居然絲毫沒有下垂，即便是平躺在水面上女帝的乳房依舊保持著挺拔。



被海水浸濕的旗袍緊緊包裹著她的身體，隔著纖薄的絲綢隱約可以看到兩顆挺立的乳頭。



「就從這裡開始吧！」露西說著揮動長鞭向著女帝的胸部抽擊下去，閃著電火花的鞭梢重重地擊打在女帝的乳頭上。



「啊————」隨著一片辟里啪啦的電火花，女帝就像一條離了水的魚一樣在水面上一陣翻騰。



胸口的布料已經被強烈的電流燒成了飛灰，像奶油一樣細膩的乳房上一條隆起的紅色鞭痕顯得格外顯眼。



露西連續揮動著長鞭，女帝兩隻乳房完全籠罩在了一片電光鞭影之中。



原本對於同時擁有霸氣和惡魔果實能力的女帝來說這點傷害根本不疼不癢，但是由於半身浸泡在海水中不但女帝的能力無法發揮，而且由於海水的弱化作用她現在變得比一般的女子還要脆弱。



露西的鞭法十分精準，每一下鞭梢都要擊中女帝的乳頭。



女帝感到自己的乳房就像被一把帶著無數鋼針的狼牙棒擊打一樣，彷彿每一下都要把自己的乳房撕碎成一堆碎肉。



尤其是脆弱的乳頭，她甚至懷疑自己的乳頭是否還長在身上。



劇烈的疼痛讓女帝再也顧不上皇帝的威嚴，她痛苦地伸長了脖子，嬌艷的紅唇不斷吐出一聲聲哀號。



「啊，啊，好痛，哦，住，住手，住手啊，哦，乳房，乳房要壞掉了！」



「哦，是嗎？」露西停止了鞭打蹲下身子來查看女帝的乳房。



只見女帝的乳房比起剛才好像又大了一號，兩個巨大的肉球上佈滿了橫七豎八的鞭痕。



白嫩的皮膚已經有了不下幾十處破損，狼狽的模樣簡直像是剛剛被野獸撕咬過一樣。



尤其是那兩顆原本粉嫩誘人的乳頭已經完全看不出原來的模樣了，現在她們變得一團漆黑，就像被炒糊的花生一樣。



「啊咧？乳頭被電焦了嗎？」露西蹲下身子用拇指和食指捏住女帝的乳頭一陣捻弄，被電得焦黑的表皮紛紛脫落，裡面鮮紅的嫩肉完全顯露了出來。



露西輕輕一捏，一股鮮血就從女帝的乳頭流了出來。



「啊————」女帝就像一隻被踩到尾巴的貓一樣身子猛地一挺發出一聲慘叫。



「混，混蛋！竟敢如此對待妾身，妾身，妾身一定要把你碎屍萬段！」



「是，是，把你弄成這樣真是對不起啊女王大人。」露西耷拉著眼皮道著歉，語氣毫無誠意。



「芭露歌，為了表示歉意，你來給這位高傲的女王做一下傷口消毒吧。」



「瞭解，公主。」芭露歌十分聽話地跪趴在女帝身邊，像一隻小貓一樣低下頭含了一口海水，然後一邊舔舐著女帝的乳房一邊將海水吐在她的傷口上。



芭露歌的舌頭靈巧而又有力，她用舌尖挑開女帝破損的皮膚，讓又鹹又腥的海水直接流進了女帝的乳肉當中。



滿是鹽分的海水刺激著女帝嬌嫩的乳肉讓她覺得兩隻乳房彷彿都燒著了一般的疼。



芭露歌又不停地用舌頭撥弄著她的傷口，一遍又一遍加深著她的痛苦。



「還不夠，還不夠。阿葵亞能不能把她的乳房裡面也一起消毒一下？」



阿葵亞哼了一聲一招手從海水中吸起了兩條小拇指粗細的水柱，兩條水柱在空中劃過一道圓弧直鑽進了女帝的乳頭。



「啊啊哦————，住，住手啊！」劇烈的疼痛讓女帝的慘叫都帶了顫音，但阿葵亞還是毫不留情地操控著水柱繼續侵入著女帝的乳房。



海水順著女帝乳房裡的乳管充滿了女帝的乳腺進入了每一個細胞。



女帝感到自己的乳房就像一個充滿了氣的氣球一樣隨時都有可能會炸開。



「很痛苦嗎？那就讓我來幫幫你吧。」露西說著伸手握住女帝兩隻乳房用力一擠，充滿了海水的乳腺一陣收縮，積蓄的海水沖破了阻礙從乳頭噴射而出。



而剛剛遭受了電擊和鞭打的乳頭居然受不了強烈的壓力一下碎裂成了一團碎片，女帝痛得雙眼一翻幾乎要昏過去。



「臭丫頭！賤人！今日的屈辱，妾身一定要百倍奉還！啊——」女帝一邊咒罵著又忍不住發出了一聲哀號。



「喂喂，說話好難聽啊。」露西一伸手捏住了女帝的嘴巴，女帝接下來要說的話直接變成了一串意義不明的嗚嗚聲。



「嘴巴這麼臭，是不是吃了什麼髒東西了呢？阿葵亞，有沒有什麼辦法能洗一洗她的嘴巴？」



「切，真麻煩。」阿葵亞雖然說著麻煩，但還是招起一團海水灑在女帝的臉上，飛濺的水珠濺滿了女帝的鼻子和口腔，正在喘息的女帝被嗆得劇烈地咳嗽了起來。



「咳，咳咳，該，該死的人魚，妾身，妾身要把你做成魚乾！」



「什麼？臭婊子，你敢再說一遍？」阿葵亞黑著一張臉揪住女帝的頭髮問道。



「臭人魚！妾身，妾身要把你做成魚乾！」女帝也絲毫不肯認輸。



「哼哼，我倒要看你有沒有這個本事！」阿葵亞說著抓著女帝的頭髮一躍跳進了深海。



女帝被她抓著頭髮飛快地下沉，她感到周圍的水壓越來越大，海水不停地往她鼻子裡和嘴裡湧來。



女帝感到兩隻耳朵一陣嗡嗡作響，她甚至覺得海水要從她身上的毛孔滲進她的體內，她只有全力摒住呼吸來抵禦海水的侵襲。



但是阿葵亞下沉的越來越深，她感到自己的頭皮幾乎都要被阿葵亞撕下來了。



深海裡的水壓不斷擠壓著女帝柔軟的身體，她那潔白的小腹一點點凹了下去，原本平坦的肚子現在就像遭受隕石撞擊了一樣凹陷成一個大坑。



女帝感到自己的肚子裡一陣翻江倒海的疼痛，連腸子都幾乎要被擠斷了。



強大的壓力終於突破了女帝的防線，她忍不住一張嘴一道白色的水箭從她嘴裡噴射而出。



那是之前吃下的食物，現在被外界的壓力生生從胃裡擠了出來。



女帝憋氣也到了極限，一串串水泡從她嘴裡鼻子裡冒出，一股股海水像逃跑的老鼠一樣鑽進了她的氣管。



女帝雙眼一陣翻白，美麗的軀體像觸電了一樣不停的抽搐，一股尿液從兩腿間漏出在深藍的大海中留下了一條淡黃的水線。



「哼哼，這樣就不行了嗎？」阿葵亞輕蔑地一笑拉起女帝開始上浮，在阿葵亞的極速游動下兩個人一眨眼的工夫就回到了海面。



原本強大的水壓瞬間消失，被壓縮的肺瞬間膨脹了起來。



女帝明顯感到自己的胸腔裡一陣撕裂的疼痛，一張嘴咳出了一大口血水。



她知道自己的肺已經受傷了，現在的女帝每呼吸一下都像有幾千把小刀在她胸腔裡切割一樣的疼。



「喂，阿葵亞，那個自戀狂還沒死吧？」露西喊道。



阿葵亞一揮手把已經剩了半條命的女帝扔進了之前的水坑說道：「只是稍微玩一下而已，哪那麼容易死？」



芭露歌撿起一根樹枝捅了捅像一條死魚一樣漂在水面上的女帝，女帝一張嘴又咳出一口鮮血。



「公主，她還活著，要繼續懲罰嗎？」



「那就看她的表現咯。」露西說著蹲下身扳過女帝的臉說道。



「喂，自戀狂，知道錯了沒有？」



女帝惡狠狠地瞪視著露西卻不肯說話。



「哦？不說話嗎？那我就要繼續懲罰咯？」露西說著雙手捏住女帝的臉蛋，像玩弄一個嬰兒一樣將她的鵝蛋臉拉成了一個圓形。



「混，混蛋！」女帝還在逞強道。



「妾身，妾身是高貴的皇帝，怎麼可能向你們這些賤民認錯！」



露西看著女帝被自己扯圓了臉說著話忍不住笑道：「你還真是自戀啊，皇帝陛下？我倒要看看你有什麼不同。芭露歌，把她的衣服撕下來。」



「不，不要，你們要幹什麼？」女帝的眼中閃過一絲驚慌，但芭露歌根本沒有可憐她的意思。



芭露歌雙手抓住女帝殘破的旗袍三把兩把就撕成了碎片。



不得不說女帝的身體實在是一件完美得不能再完美的藝術品，雖然剛剛遭受了蹂躪，但看起來還是那麼誘人。



露西把手伸到女帝腿間撫摸著她那柔軟的陰唇笑道：「皇帝的身體好像也沒什麼特殊嘛，不過手感還是不錯的哦。」



「滾，滾開！把你的髒手拿開！」女帝臉上一陣緋紅，也不知是害羞還是憤怒。



露西並不理會女帝的呵斥，修長的手指輕輕一滑毫無阻礙地便進入了那個溫暖濕滑的腔道。



「哦？原來皇帝陛下早就不是處女了啊。難道女兒國的皇帝會在皇宮裡偷偷養了一堆面首每天過著酒池肉林的淫亂生活？」



「混賬！快把手拿開！妾身，妾身要殺了你！」女帝憤怒地嘶吼著，嬌嫩的嗓子因憤怒而喊破了音。



她幼年時曾經被人抓去做奴隸，小小年紀的她就被邪惡又下賤的奴隸販子奪走了貞操。



這是她一生的污點，是從不允許觸碰的禁忌。



「好吧好吧，我拿開就是了，何必這麼生氣呢？」露西輕描淡寫地說著從女帝下身抽出了手指。



「公主，我有個主意。」芭露歌說道。



「讓這個淫亂的自大狂在她的臣民面前被姦污，徹底摧毀她的自尊。」



「嗯，主意倒是不錯，不過這裡好像沒有男人啊。」露西說著踮起腳尖在周圍的居民中望了一圈卻沒發現一個男性。



「不用擔心，公主，讓阿葵亞來做就好了。」芭露歌說著對著阿葵亞微微一笑。



阿葵亞彷彿被電擊了一樣做了一個誇張的表情。



「簡，簡直混賬！我怎麼可能，怎麼可能和她做……切！」阿葵亞說著說著聲音越來越小，最後只好「切」了一聲來表達自己的否定。



「沒關係，阿葵亞。我說你能做到你就能做到的。」芭露歌說著湊到阿葵亞耳邊耳語了幾句然後繼續說道。



「上吧，阿葵亞，好好懲罰這個張開兩腿誘惑男人的婊子吧！」



阿葵亞聽到「張開兩腿誘惑男人」著幾個字的時候雙眼中忍不住射出一陣凶光。



露西心裡暗暗吐槽道：「看來阿葵亞對自己不能張開雙腿這件事還是很在意啊……」



芭露歌成功地點燃了阿葵亞的怒火，只見她怒吼一聲雙手一揮，四條粗大的水柱捲起女帝的四肢將她從水面上抬了起來，岔開的雙腿間粉嫩的花瓣和小巧的菊蕾正對著亞馬遜百合的居民。



「看招吧，婊子！」阿葵亞大吼一聲，又有一道海水捲著海灘上的泥沙飛速旋轉著捲起一道水柱向著女帝的雙腿間飛了過來。



女帝看著這條裹挾著泥沙飛速旋轉的獨龍也不禁一陣害怕。



「不，不要過來！啊——」



阿葵亞並不理會女帝的祈願，這條水制的陰莖一下子刺進了女帝緊窄的肉穴。



要知道高速的水流連石頭都能衝破，更何況還裹挾著泥沙，這條「水陰莖」的硬度和強度恐怕是世界上任何一個男性都無法比擬的。



女帝柔軟的陰肉被這條鑽頭一樣的水陰莖不斷地摩擦，女帝就像一隻被人抓住尾巴提起來的老鼠一樣瘋狂地扭動著身體。



「哦，好痛，不要，快住手，哦，要壞掉了，路飛君，救命啊。」女帝搖晃著腦袋狂亂的呼喊著，但是這裡根本不會有人來救她。



阿葵亞操縱著水陰莖在女帝的身體裡來回抽插著，女帝的陰道已經無法承受劇烈的摩擦，一道鮮血順著女帝雪白的大腿直淌了下來。



猛烈的姦淫一直持續了足有一個小時，女帝從最開始的瘋狂掙扎變成了軟軟地吊在水柱上任由抽插，聲嘶力竭的嘶喊也變成了幾乎聽不見的低鳴。



「看來時間差不多了，給她最後一擊吧，阿葵亞。」隨著露西一聲令下，阿葵亞十分帥氣地打了個響指，水陰莖一改之前的飛速抽插而是變得非常有節奏的一下又一下猛烈地撞擊著女帝的子宮口。



女帝被頂得伸長了脖子發出一聲聲「呃，呃」的呻吟。



突然間，水陰莖猛地抵住女帝的子宮口一陣劇烈地顫動，一股海水從水陰莖的頂端直射進了女帝的子宮。



海水對於能力者來說有著特殊的刺激感，尤其子宮又是女人身上最嬌嫩的器官，女帝只覺得一股滾燙的液體進入了自己的身體，整個小腹都彷彿燃燒了起來。



她的忍不住昂起頭髮出一聲高亢的鳴叫，整個陰道和子宮一陣劇烈的收縮，一股濃稠的陰精像噴泉一樣從水陰莖和陰道的縫隙間噴射了出來。



女帝竟然在這樣屈辱的情況下被虐到了高潮。



「哈哈哈，大成功！」露西跳起來拍著手喊道。



「喂，女兒國的居民們！看到了吧，這個自戀狂根本就是個淫蕩的變態！她根本不配做你們的皇帝！你們不要再受她的蒙蔽了！」



「什麼？怎麼會這樣？」



「皇帝陛下居然是這樣的人嗎？」



在露西的煽動下，人群中出現了一陣騷亂。



女帝無力地說道：「不，不要被她蠱惑。妾身，妾身是高貴的皇帝！」



「切，臭婊子還敢說大話！」阿葵亞一口口水吐在了女帝臉上，然後收起了水柱將女帝重重摔在了水面上。



女帝面朝下趴在水面上還在念叨著：「妾身是皇帝。」



這時不知是誰突然大喊了一聲。



「快看，皇帝背上那個記號！那是奴隸才有的記號啊！」



原來這下女帝被面朝下摔下來，原本居民們看不到的後背也顯露了出來，而那個記號正是她幼年被當作奴隸拐賣時被打上的烙印。



「什麼？我們的皇帝居然是天龍人的奴隸嗎？」



「可惡！這樣的賤人不配做皇帝！」



「原來這個下賤的奴隸一隻都在愚弄我們！」



女帝驚覺自己隱藏多年的秘密竟然被揭穿了，她顫抖著身子用盡全身的力氣翻了個身把不光彩的後背藏了起來。



她一邊哭泣著一邊說道：「不，不是這樣的，妾身，妾身不是奴隸。妾身是你們的皇帝啊！」



「哼，真是個死不悔改的婊子！」阿葵亞說著一揮手又是捲起一道水龍，只是這次並沒有刺向女帝的陰道，而是直接衝向了她的肛門。



狂暴的水龍直接摧毀了那道柔韌的肉環，一道鮮血從女帝的後庭噴射而出。



女帝慘叫一聲雙腿一陣抽搐，如果她還有多餘的力氣的話說不定她還會跳起來。



水龍並沒有像剛才的水陰莖一樣只是旋轉抽插，而是不斷向著女帝的體內深入。



女帝感到自己的腸道漸漸被冰冷的海水充滿，強烈的便意讓她忍不住開始求饒：「對，對不起，求求你們饒了妾身吧，妾身真的受不了了。」



被剝下了皇帝外衣的波雅˙漢考克已經顧不得她的矜持了。



「不行不行，」露西搖了搖頭說道。



「還在自稱『妾身』嗎？看來你還是不肯放棄皇帝的身份啊。」



「切，愚蠢的婊子，讓我看看你肚子裡都裝了些什麼東西。」阿葵亞又打了個響指，水龍在女帝的腸道裡開始猛烈地推進。



「哦，不，不要，好難受，快住手啊，嘔——」女帝明顯感到自己的大腸小腸正在逐漸被海水充滿，更讓她覺得害怕的是上湧的海水正在一下一下衝擊著她的胃。



女帝的肚子裡五臟六腑一時間天翻地覆，這種恐怖的感覺讓她全身一陣戰慄，張大了嘴巴發出一聲聲乾嘔。



「不，不，嘔————」隨著一聲嘔吐聲，一股又腥又臭的穢物從女帝嘴裡一下湧了上來。



大腸裡的糞便，小腸裡半消化的食物，全部混合著海水黏糊糊地粘滿了女帝的身體。



原本誘人的潔白肉體一下子變得如同垃圾堆一般。



「唔，好臭！」露西捏著鼻子說道。



「這個骯髒的自戀狂奴隸，看你以後還敢不敢自大！」



「臭奴隸，竟敢欺騙我們！」居民當中也爆發出一連串的辱罵，甚至有人開始撿起石頭來投擲已經臭不可聞的女帝。



屈辱感，挫敗感，一切負面情緒一股腦地湧上了女帝的心頭，她忍不住張開嘴嚎啕大哭了起來。



「嗚嗚嗚，妾身已經活不下去了，求你們殺死妾身吧，嗚嗚嗚。」



「沒錯！殺死這個騙子！」



「殺了這個不知羞恥的臭奴隸！」



亞馬遜百合的居民們一陣群情激憤，露西有些猶豫道：「啊咧？可是我們真的要處死她嗎？」



「當然了，公主。」芭露歌說道。



「革命之後處死暴君是應該做的。請趕快處死她然後來調教我吧。」



「都說了不會調教你的！」露西額頭上劃過一道黑線。



「不過，要處死的話應該用怎樣的方法處死呢？」



「就交給我吧，公主。」芭露歌像個衛兵一樣給露西打了一個立正，臉上每一條微笑的肌肉彷彿都在說「交給我就沒問題」。



在芭露歌的指揮下，一個簡單的處刑裝置就在海邊架好了。



說是架好，其實只是讓阿葵亞捲起兩條水柱綁住女帝的腳踝將她倒吊了起來。



然後芭露歌又將放電的皮鞭功率調到最大，皮鞭上到處都閃爍著辟辟啪啪的電火花，看起來就像是一整條閃電一樣。



她將皮鞭交給露西說道：「公主，就用這條皮鞭從暴君的兩腿間抽下去吧。」



「哎？這樣真的可以嗎？」露西說著試探著揮動鞭子抽向女帝的胯下，只聽「吱」的一聲，露西手中的電鞭就像一把利斧一樣從女帝的會陰一直劈落到了她的肚臍。



女帝痛的慘叫一聲全身一陣顫抖，肚子裡的腸子從破裂的肚皮裡一下流了出來。



在群眾們的歡呼聲中，露西又揮出了第二鞭。



這一鞭直斬到了女帝的胸口，這下女帝連慘叫的力氣都沒有了。



女帝破碎的腸子，肝臟，脾臟散滿了整個沙灘，海灘上的螃蟹烏龜紛紛爬過來撿拾著這些難得的美肉來填飽它們的腸胃。



露西又揮動了第三鞭，這一下直斬到了女帝的脖子下端，女帝整個胸腔都被她劈成了兩半。



女帝的身體這下成了一個掛起來的V字形，她那被震破的心臟像一個破皮球一樣從胸腔裡掉落在了地上。



女帝鮮艷的紅唇還微微顫抖了兩下，彷彿還在說著：「妾身是高貴的皇帝。」



她那一雙美麗眼睛還在大大的睜著，似乎還不肯相信自己已經死了。



露西一口氣又抽出了第四鞭，這一下仍是十分精準地劈在了前幾次的切口處，女帝美麗的腦袋一下被切成了兩半，兩塊豆腐一樣的大腦從腦殼裡掉在地上摔了個粉碎。



亞馬遜百合的居民們連聲歡呼，慶祝著一直以來愚弄著她們的暴君被處死了。



這時天空中那個奇怪的魔法陣又出現了。



露西伸了伸懶腰說道：「啊，看來是我的夥伴來接我了。好累啊，回家之後真要好好洗個澡睡一覺。再見了，各位！」



露西說著收起了阿葵亞和芭露歌兩個星靈，然後輕輕一躍就飛向了天空中的魔法陣。



亞馬遜百合的居民們把女帝那兩片豬肉一樣的屍體懸掛在了海邊，直到讓海鷗吃成了一堆白骨。



亞馬遜百合發生暴動的事第二天就登上了報紙頭條，身為王下七武海之一的女帝波雅˙漢考克被一個來歷不明的少女擊敗並殺死的事更是驚動了整個新世界。



世界政府懸賞了五億貝利來捉拿這個來自「妖精的尾巴」海賊團的露西，但最終也沒有任何結果。



露西則安穩地回到了自己的公會，對於這次異世界的冒險她並沒有告訴任何人。



這次「推翻暴君」的行動將會成為一個永遠的秘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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